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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2021年的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熵

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计算两大系统的综合得分、耦合协调度、障碍因子,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促进

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部6省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上升趋

势,但受到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327;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4)17-0136-06

收稿日期:2024-04-24
作者简介:周 武 生(1972—),男,湖 南 衡 阳 人,副 教 授,研 究 方 向 为 区 域 旅 游 开 发、旅 游 企 业 管 理、旅 游 经 济;余 聪 聪

(1997—),女,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实现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1]。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寻找更

好的生活条件,进而造成城乡失衡、城进村衰、城乡

差距巨大[2]。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未来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总战略,也是未来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3]。
长期以来,坚持不懈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平衡性、共享性的重要面

向。新时代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双轮驱动。蔡昉[4]认为两者

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关系。蔡继明[5]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
刘彦随[2]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

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
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协

调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孙杰等[6]选取浙江省

2010—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
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对其进行实证

分析。吕萍和余思琪[7]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中

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

征。徐维祥等[8]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

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两者的协调

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丁静[9]认

为要使其协调发展必须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明确

发展目标;转变发展思路,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资源要素由单

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张明皓[10]认为必须从政

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3个层面联合

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

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关研

究较为丰富。而对于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发展所做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定性还是

定量均较少。基于此,选取2015—2021年中部6省

的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障碍因子模型对二者间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子进

行实证研究,为促进中部6省城乡协调发展提供

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客观性、可比性的原则

上,结 合 数 据 的 可 获 得 性,参 考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8,11-16],并结合中部6省的实际情况,构建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综合评价体系(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1)标准化处理。由于每项指标的计算单位不

相同,为了使各指标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对其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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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X1

经济城镇化X2

社会城镇化X3

环境城镇化X4

空间城镇化X5

城镇人口比例X11 % 正向 0.0339
城镇人口密度X12 人/m2 负向 0.0752
城镇登记失业率X13 % 负向 0.0333
人口自然增长率X14 ‰ 负向 0.0750
人均GDPX21 元 正向 0.0625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X22 元 正向 0.0734
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23 亿元 正向 0.0721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X31 人 正向 0.0900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X32 张 正向 0.0573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X33 辆 正向 0.0683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41 % 正向 0.058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42 m2/人 正向 0.0649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X43 个 正向 0.080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44 % 正向 0.0185
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X51 % 正向 0.0820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52 m2/人 正向 0.0544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Y1

生态宜居Y2

乡风文明Y3

治理有效Y4

生活富裕Y5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Y11 % 正向 0.0311
农业机械化水平Y12 kW/hm 正向 0.0666
作物多元化Y13 % 正向 0.0633
乡镇每万人卫生院床位数Y21 万张 正向 0.0735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Y22 万t 负向 0.0388
森林覆盖率Y23 % 正向 0.1210
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Y24 张 正向 0.0525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Y31 年 正向 0.0476
农村每百户有彩色电视机Y32 台 正向 0.0331
农村宽带入户率Y33 % 正向 0.0657
有效灌溉率Y41 % 正向 0.1356
农村医疗卫生发展水平Y42 人/万人 正向 0.0573
农村人口老龄化Y43 % 负向 0.0485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51 元/人 正向 0.0420
农村每百户移动电话用户数Y52 部 正向 0.0341
农村恩格尔系数Y53 % 负向 0.0348
农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Y54 辆 正向 0.0547

  正向指标

X'ij= Xij -minXij

maxXij -minXij
+0.0001 (1)

  负向指标

X'ij= maxXij -Xij

maxXij -minXij
+0.0001 (2)

式中:Xij 为原始指标值;X'ij 为标准化后的数值;

maxXij、minXij 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所占比重Pij。

Pij = Xij

∑
n

i=1
Xij

,i=1,2,…,n;j=1,2,…,m

(3)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ej =- 1
lnm∑

n

i=1
PijlnPij (4)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Gj =1-ej (5)

  (5)计算第j项指标占所有指标的权重Wj。

Wj = Gj

∑
m

j=1
Gj

(6)

  (6)计算各个省份的综合得分Si。

Si =∑
m

j=1
WjXij (7)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采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对两大系统进行量

化并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构建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C=
U1U2

U1+U2

2  
2

􀭠

􀭡

􀪁
􀪁
􀪁

􀭤

􀭥

􀪁
􀪁
􀪁

1
2

,D = CT,T =αU1βU2

(8)
式中:C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两大系统

的协调度;U1、U2 为各系统的指标值;α、β为待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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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且α+β=1,考虑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者同

等重要,因此α和β均赋值为0.5。借鉴庞艳华[17]的

系统耦合关联度模型(表2),参照徐维祥等[8]的研

究将耦合度协调度进行划分(表3)。

表2 耦合度评定等级划分

取值范围 关联度 耦合作用

0<C≤0.35 低关联 各指标间耦合作用较弱

0.35<C≤0.65 中等关联 各指标间耦合作用中等

0.65<C≤0.85 较高关联 各指标间耦合作用较强

0.85<C≤1 高关联 各指标间变化基本一致,耦合作用很强

表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分类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失调衰退类型
0≤D≤0.1 极度失调

(不可接受区间)
0.1<D≤0.2 严重失调

0.2<D≤0.3 中度失调

0.3<D≤0.4 轻度失调

过渡发展类型 0.4<D≤0.5 濒临失调

(颉颃区间) 0.5<D≤0.6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类型
0.6<D≤0.7 初级协调

(可接受区间)
0.7<D≤0.8 中级协调

0.8<D≤0.9 良好协调

0.9<D≤1 优质协调

1.2.3 障碍诊断模型

障碍因子诊断模型通常是指一种用于确定影

响某个系统或过程因素的模型。参考鲁春阳等[18]、
周晓飞等[19]的研究,对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计算公式如下。
(1)计算F 值,对准则层对应的指标层权重进

行归一化处理后计算。

F= WP (9)
式中:W 为准则层权重;P 为指标层权重。

(2)计算R 标准化值R',即(某数据-该指标最

小值)/(该指标最大值-该指标最小值):

R'= (X-minX)/(maxX-minX) (10)

  (3)计算I值。

I=1-R' (11)

  (4)计算指标层障碍度Oj,其计算公式为

Oj = FI

∑
m

j=1

(FI)
(12)

式中:j为第几个指标,共m 个指标。
(5)计算准则层综合值U,其计算公式为

U =∑Oj (13)

1.3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中部6个省份,研究时段为2015—

2021年。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

计年鉴。

2 结果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分析

2.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分析

通过对中部6省2015—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发

展指数进行计算,由图1可知,总体呈上升趋势。新

型城镇化综合发展均值由2015年的0.2767增长到

2021年的0.6131,增幅达到2倍多。从党的十八大

提出“新型城镇化”词汇到2014年出台新型城镇化规

划,各省都积极加快了建设新型城镇化。其中增幅最

大的是江西省,2015—2021年增长了0.4147。安徽

省由于扎实实施其提出的“十三五规划”,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加快美

丽乡村建设,使其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

图1 2015—2021年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水平

2.1.2 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分析

由图2可以看出,6省乡村振兴总体呈波动上

升趋 势。乡 村 振 兴 综 合 发 展 均 值 由 2015 年 的

0.3489增长到2021年的0.5573,增幅达到1.5倍

多。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湖南省,山西省是乡村振兴

发展水平发展最低的省份。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河

南省,2015—2021年增长了0.2337。增幅最少的

是山西省,到2021年仅增长了0.066。湖南省在

2018年推出《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的通知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山西省由于大

部分地区地形为山区和丘陵地带,占据了80%以上

的面积,导致农业生产条件较为恶劣,且不适合交

通线的建设,所以在乡村振兴方面步伐落后于其他

省份。

2.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2.2.1 耦合度分析

通过对2015—2021年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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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耦合度进行计算,结果(图3)显示,中部

6省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者耦合度均较高,
各指标间变化基本一致,耦合作用很强。其中湖

北、安徽和河南的耦合度高达0.99以上,安徽在

2018年耦合度甚至达到1,达到两者共振。虽然湖

南省和山西省有过波动趋势但是耦合度也一直高

于0.97,处于高耦合阶段。

图2 2015—2021年中部6省乡村振兴水平

图3 2015—2021年中部6省耦合度

2.2.2 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对2015—2021年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结果(图4)显示,

6省的耦合协调度均稳步上升。同时也可发现除山

西外,其余5省都大致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的过程。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湖北

4.45%、山西3.89%、安徽6.02%、江西6.15%、河
南6.65%、湖南5.25%,从大到小依次为河南>江

西>安徽>湖南>湖北>山西。
依据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值来看河南省位于

6省第1,得益于河南省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
产业结构多元化且政府对乡村扶持力度较高。湖

北省和山西省增速较缓,可能是湖北省城镇化各地

图4 2015—2021年中部6省耦合协调度

发展不平衡导致,中东部地区城镇化程度高、速度

快,东北、中西部水平差、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武汉

市“一城独大”,宜昌市和襄阳市区域辐射力不够。
而山西省地形主要以高原山脉与其他省份相比较

交通环境较差,政府对乡村建设的投入较少,过于

依赖于煤炭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且容易造成生态

影响。
总体而言,6省正逐步进入更高水平的协调阶

段,显示出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

呈现良好的协调态势,两大系统的发展速度基本

同步。

3 发展障碍分析

3.1 准则层障碍因素分析

通过对2015—2021年中部6省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在新型城镇化系统

中,2015—2020年环境城镇化是阻碍湖北、湖南乡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2015—2021年山西、
安徽、江西大部分年份受社会城镇化的影响,除了

2018—2019年河南受人口城镇化的阻碍,其他年份

均受经济城镇化发展。在乡村振兴系统中,湖北、
江西和湖南在2015—2021年治理有效是阻碍乡村

振兴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生态宜居是阻碍山西、安
徽和河南的主要因素。

3.2 指标层障碍因素分析

只选取两系统指标层最大障碍因子进行呈现,
结果(表4)显示,6省的指标层障碍因子分布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和共性。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
森林覆盖率、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有效灌

溉率是制约中部6省两系统的主要因素。湖南省的

障碍因子相比其他省份有一定的波动,对其影响的

因素还包括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万人拥有

公厕数这两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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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5—2021年中部6省障碍因子分析结果

省份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 2021年

湖北

X51 X51 X51 X51 X51 X51 X51
0.12 0.13 0.12 0.13 0.13 0.14 0.16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0.20 0.20 0.21 0.24 0.24 0.23 0.27

山西

X31 X31 X31 X31 X31 X31 X31
0.12 0.13 0.13 0.14 0.15 0.16 0.19
Y23 Y23 Y23 Y23 Y23 Y23 Y23
0.17 0.17 0.17 0.18 0.18 0.18 0.19

安徽

X31 X31 X14 X31 X31 X31 X51
0.10 0.11 0.13 0.13 0.14 0.15 0.18
Y23 Y23 Y23 Y23 Y23 Y23 Y23
0.14 0.15 0.16 0.18 0.19 0.21 0.25

江西

X31 X31 X31 X31 X31 X31 X33
0.11 0.11 0.12 0.13 0.14 0.15 0.21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0.20 0.21 0.22 0.24 0.26 0.27 0.31

河南

X12 X12 X12 X12 X12 X12 X12
0.10 0.10 0.11 0.13 0.14 0.16 0.16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0.19 0.20 0.20 0.21 0.22 0.21 0.25

湖南

X51 X43 X43 X51 X43 X23 X12
0.09 0.10 0.11 0.12 0.13 0.15 0.15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Y41
0.21 0.22 0.23 0.23 0.26 0.29 0.34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2015—2021年中部6省的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部6省2015—2021年,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系统总体处于上升趋势,除湖南省外,各省

都由“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转为“乡村振兴滞后型”。
(2)2015—2021年中部6省的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河南省>
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山西省,除山

西省外都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再到中级

协调的过程。
(3)在新型城镇化中环境城镇化、社会城镇化

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治理有效、生态宜居是

妨碍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因素。

4.2 建议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我国国家发展的两

个重要战略,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对实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至关重要。关于中部6省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建议如下。
(1)湖北省作为粮食大省应该加大投入,改善

农田灌溉设施,修建更高效、节水的灌溉设备,包括

滴灌、喷灌等先进技术,以提高灌溉效率。政府应

该建立健全农田灌溉设施管理制度,加强对灌溉设

施的维护和管理,保障其正常运行,提高使用效率,
推进《湖北省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的落实。

(2)在教育上山西省应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教

育的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实
现教育公平;在环境建设上应该积极培育生态底

色,综合推进山川治理、水域治理、空气治理和城市

治理,塑造汾河生态走廊,打造东西两山生态屏障,
全面提升居民居住环境质量,规划建设城市绿色环

带、绿色廊道、绿色楔地和绿色步道,将城市的河

道、湿地等水系相连接,加强城市内外的生态联系,
打造城乡一体的生态网络。

(3)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激发全社会参与林业种植和经营的热情,优
化林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探索创新的林业发展方

式,促进丘陵、山区、平原三大区域林业全面发展。
新型城镇化中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生

活质量,同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
(4)江西省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一

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政府应该积极推进韧性城

市建设,确保城乡基础设施互为补充,共同提升整

体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和乡村产业协同发展,通过

产业链的衔接,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和共赢。引导

城市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与城市

产业融合发展。
(5)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促进全面就业,尤其是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和

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

平。此外,还需进行深化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环节,
优化营商环境,为当地企业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6)湖南省应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建

筑、清洁能源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同时坚决遏制

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也要注重

城乡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确保城市和乡村在发展

中不破坏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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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DevelopmentofNewCombinationofUrbanizationandRural
Revitalizationin6CentralProvinces

ZHOU Wusheng,YUCongcong
(SchoolofBusiness,GuangxiUniversity,Nanning530004,China)

Abstract:Takingthesixcentralprovincesasthesubjectofstudy,basedonthedatefrom2015to2021,,twoindicatorsystemsincludingnew
urbanizationandruralrevitalizationarebuilt.Thetotalscoreandcouplingadjustmentdegreeofthetwosystemswerecalculatedusingthe
entropymethod,coupledadjustmentmodel,anddisabilityfactor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combinationofnewurbanizationandrural
revitalizationinthesixcentralprovincesisonanupwardtrendasawhole,butisaffectedbyinfrastructur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Keywords:newurbanization;ruralrevitalization;couplingand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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